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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雨的季节。

雨水从小巷两旁古老的瓦檐上断线珠子般泻下，在伞面上四散溅开。

如同迸碎的玉。

医生一手撑着伞，手腕上还挂着一个袋子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另一只手拿着一笼冒着热气的包子。

雨滴打在伞面上的啪嗒声闷闷的，就好像是隔绝了外面的世界。

小巷里古老的青石板路，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。

医生看着脚边雨滴打在水坑上溅起的皇冠形水花，忽然觉得这千百年来，事物不断变迁，可有些东西仍是那种模样。

历史在上面凝固成永恒，像是固执地在等待什么。

就像那个人。

医生推开那扇沉重的雕花木门，熟悉的檀香味扑面而来。

那种沁入灵魂的、沉淀了千年的芬芳。

【老板！今天他们又推出了新品种的包子～】

医生收起伞，放进手提袋里，再跨过门槛。

（医生你已经开始珍惜夫妻共有财产了啊～）

【呵呵。】

老板放下手中正在红泥小炉上加热的的定窑茶壶，从柜台后走出。

长信宫灯昏黄的光线下，黑色衬衫上的赤龙蜿蜒盘绕，鳞片熠熠生辉，仿佛随时会游走而出。

医生的目光落在龙身上，心里一个激灵。

那天真是太险了。

由于分神，医生拿着包子笼屉的手一滑。

【小心。】

老板快速接过在医生手中差点翻倒的笼屉，放在柜台上。

【呼！好险！】医生抹了抹额头上的雨水，这地板估计也是古董，好像还是什么紫檀木的，万一砸坏了把他卖了也赔不起啊！

（某炎：“医生你想卖给谁啊你！你可是咱们家老板的人！”众人：“‘咱们家老板’？”某炎：“是啊！【咱们】腐女大【家】庭热爱的【老板】！”众人：“我勒个去！”）

老板走回柜台后，坐在一把似乎是明朝年间的黄花梨木圈椅上，【今天这么早下班？】

【和淳戈换了班…唔…那家伙对叶浅浅展开了…唔…追求攻势…唔…恨不得能多点时间……】

医生把一个包子塞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说着。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TBC

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我是雪炎是好孩子来更文的分界线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

【哦？】老板挑了挑眉，却没说什么，倒是医生自顾自地把话接了过去。

【叶浅浅是我们医院的实习医生，也是我小两届的学妹，人漂亮，性格也好，听淳戈说还会什么何尔斯德缝合法……】医生说着嘴角更加上扬了几分。

一抹不易察觉的神色从老板狭长的凤眸中闪过。

（老板吃醋了，鉴定完毕）

拿起第二个包子，医生抬头看向老板，却没来由的哆嗦了一下，为什么自己总觉得老板正常的脸色在变黑呢。

【老……老板，你……不吃吗？】医生问出来的语气几乎是小心翼翼。

老板没有作声，只是微微摇头，然后就坐在那儿一直盯着医生，目光仿佛要把他洞穿。

医生被老板意味不明的视线看得心里有些发怵，急忙低下头去继续消灭包子。

外面的雨的确很大，即使有雨伞，医生还是淋到了些雨。

染成浅色的发稍还滴着水，柔软的拂在脸侧，白衬衫也有些打湿了，紧贴着皮肤。

视线移到颈项，忽然僵住了。

衬衫的领口空空荡荡，再没有那块玉质的长命锁。

老板唇角微抿，深邃的瞳中少见地流露出几分迷惘。

握着斗彩铃铛杯的手不自觉地攥紧。

不是他，老板这样告诉自己。

不是他……

——而是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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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来更文了~【撒花~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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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生把空了的笼屉收进手提袋，又翻找出了一个点心盒。

【甜点～街对面那家西点屋新出了一种枫糖松糕，老板你尝尝。】

医生打开盒子，取出一块松糕塞进嘴里。

味道很好，清甜松软，入口即化。

老板并没有回答。

起身慢慢地绕出柜台，走到坐着的医生面前。

撑住椅子的扶手，俯下身。

【诶？】

医生有些讶异，老板这是干什么？

（当然是吃你啊亲～）

老板低下头直视着医生的眼眸，两人的鼻尖几乎要碰在一起。

医生嗅到老板身上幽静的檀香味，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困难。

老板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。

身体被老板的手臂禁锢在扶手椅和老板之间。

这个状态，行动被牢牢压制，无法挣脱。

医生觉得自己似乎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。

（所以说医生你就是受了嘛～乖乖从了老板吧亲～）

忽然地，老板伸手摘下了医生的眼镜，放在柜台上。

【喂……】

医生刚想抗议，有什么冰凉柔软的东西覆上了他的唇，将未出口的话语堵了回去。

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只是停留片刻，浅浅地摩挲，再分开。

【我想我是喜欢你了。】

老板的声音很平缓，没有一丝杂质。

医生愣住了，眼底似乎闪过光芒，却又迅速黯淡下去。

【我不是扶苏。】

还没来得及消化刚才发生的一系列动作，这句话却脱口而出。

（老板喜欢的是你啊亲！）

医生能感觉到，老板禁锢着自己的双手，微微地颤抖着。

老板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用自己的额头贴上医生的。

【我知道，我喜欢，你。】

医生直直的看着老板。

昏暗的灯火下，老板的表情浸没在额发下的阴影里，无法看清。

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掉进这个奇怪的漩涡的？

从刚认识老板开始？

从黄粱枕那次开始？

从山海经那次开始？

还是因为他在白蛇伞那一次救了自己？

这些……其实不重要。

喜欢，就是喜欢。

但是……

在骊山皇陵里，老板面对扶苏时的眼神。

……心里有一阵刺痛。

自己喜欢老板，但不想挑明这份感情。

害怕被当成扶苏的替代品。

害怕相视而笑时，他心里想的，不是自己。

而老板刚才的话，驱散了医生心中一直的阴霾。

老板喜欢的是他。

老板喜欢的是自己。

不是转世的扶苏，只是自己。

脑中一片空白。

紧接着而来的是喜悦，淹没一切的喜悦。

医生伸出手环住老板的后颈，把他拉近自己。

然后他回吻了老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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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见这么多苦逼的爪机党……我终于决定把文放出来……

我庄严宣誓，我专业毁狗眼

好孩子不要往下看噢

好孩子真的不要往下看

其实下面什么都没有

既然汝等已经坚持到这种地步了，算了，瞎了别怪我哦亲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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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雨的季节。

雨水从小巷两旁古老的瓦檐上断线珠子般泻下，在伞面上四散溅开。

如同迸碎的玉。

医生一手撑着伞，手腕上还挂着一个袋子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另一只手拿着一笼冒着热气的包子。

雨滴打在伞面上的啪嗒声闷闷的，就好像是隔绝了外面的世界。

小巷里古老的青石板路，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。

医生看着脚边雨滴打在水坑上溅起的皇冠形水花，忽然觉得这千百年来，事物不断变迁，可有些东西仍是那种模样。

历史在上面凝固成永恒，像是固执地在等待什么。

就像那个人。

医生推开那扇沉重的雕花木门，熟悉的檀香味扑面而来。

那种沁入灵魂的、沉淀了千年的芬芳。

【老板！今天他们又推出了新品种的包子～】

医生收起伞，放进手提袋里，再跨过门槛。

（医生你已经开始珍惜夫妻共有财产了啊～）

【呵呵。】

老板放下手中正在红泥小炉上加热的的定窑茶壶，从柜台后走出。

长信宫灯昏黄的光线下，黑色衬衫上的赤龙蜿蜒盘绕，鳞片熠熠生辉，仿佛随时会游走而出。

医生的目光落在龙身上，心里一个激灵。

那天真是太险了。

由于分神，医生拿着包子笼屉的手一滑。

【小心。】

老板快速接过在医生手中差点翻倒的笼屉，放在柜台上。

【呼！好险！】医生抹了抹额头上的雨水，这地板估计也是古董，好像还是什么紫檀木的，万一砸坏了把他卖了也赔不起啊！

（某炎：“医生你想卖给谁啊你！你可是咱们家老板的人！”众人：“‘【咱们家】老板’？”某炎：“是啊！【咱们】腐女大【家】庭热爱的【老板】！”众人：“我勒个去！”）

老板走回柜台后，坐在一把似乎是明朝年间的黄花梨木圈椅上，【今天这么早下班？】

【和淳戈换了班…唔…那家伙对叶浅浅展开了…唔…追求攻势…唔…恨不得能多点时间……】

医生把一个包子塞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说着。

【哦？】老板挑了挑眉，却没说什么，倒是医生自顾自地把话接了过去。

【叶浅浅是我们医院的实习医生，也是我小两届的学妹，人漂亮，性格也好，听淳戈说还会什么何尔斯德缝合法……】

医生说着嘴角更加上扬了几分。

一抹不易察觉的神色从老板狭长的凤眸中闪过。

（老板吃醋了，鉴定完毕。）

拿起第二个包子，医生抬头看向老板，却没来由的哆嗦了一下，为什么自己总觉得老板正常的脸色在变黑呢。

【老……老板，你……不吃吗？】医生问出来的语气几乎是小心翼翼。

老板没有作声，只是微微摇头，然后就坐在那儿一直盯着医生，目光仿佛要把他洞穿。

医生被老板意味不明的视线看得心里有些发怵，急忙低下头去继续消灭包子。

外面的雨的确很大，即使有雨伞，医生还是未能幸免。

染成浅色的发稍还滴着水，柔软地拂在脸侧。

白衬衫也有些打湿了，紧贴着皮肤。

视线移到颈项，忽然僵住了。

衬衫的领口空空荡荡，再没有那块玉质的长命锁。

老板唇角微抿，深邃的瞳中少见地流露出几分迷惘。

握着斗彩铃铛杯的手不自觉地攥紧。

不是他，老板这样告诉自己。

不是他……

——而是他。

——【２】

医生把空了的笼屉收进手提袋，又翻找出了一个点心盒。

【甜点～街对面那家西点屋新出了一种枫糖松糕，老板你尝尝。】

医生打开盒子，取出一块松糕塞进嘴里。

味道很好，清甜松软，入口即化。

老板并没有回答。

起身慢慢地绕出柜台，走到坐着的医生面前。

撑住椅子的扶手，俯下身。

【诶？】

医生有些讶异，老板这是干什么？

老板低下头直视着医生的眼眸，两人的鼻尖几乎要碰在一起。

医生嗅到老板身上幽静的檀香味，觉得自己的呼吸有些困难。

老板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。

身体被老板的手臂禁锢在扶手椅和老板之间。

这个状态，行动被牢牢压制，无法挣脱。

医生觉得自己似乎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。

忽然地，老板伸手摘下了医生的眼镜，放在柜台上。

【喂……】

医生刚想抗议，有什么冰凉柔软的东西覆上了他的唇，将未出口的话语堵了回去。

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只是停留片刻，浅浅地摩挲，再分开。

【我想我是喜欢你了。】

老板的声音很平缓，没有一丝杂质。

医生愣住了，眼底似乎闪过光芒，却又迅速黯淡下去。

【我不是扶苏。】

还没来得及消化刚才发生的一系列动作，这句话却脱口而出。

医生能感觉到，老板禁锢着自己的双手，微微地颤抖着。

老板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用自己的额头贴上医生的。

【我知道，我喜欢，你。】

医生直直的看着老板。

昏暗的灯火下，老板的表情浸没在额发下的阴影里，无法看清。

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掉进这个奇怪的漩涡的？

 

从刚认识老板开始？

从黄粱枕那次开始？

从山海经那次开始？

还是因为他在白蛇伞那一次救了自己？

这些……其实不重要。

喜欢，就是喜欢。

但是……

在骊山皇陵里，老板面对扶苏时的眼神。

……心里有一阵刺痛。

自己喜欢老板，但不想挑明这份感情。

害怕被当成扶苏的替代品。

害怕相视而笑时，他心里想的，不是自己。

而老板刚才的话，驱散了医生心中一直的阴霾。

老板喜欢的是他。

老板喜欢的是自己。

不是转世的扶苏，只是自己。

脑中一片空白。

紧接着而来的是喜悦，淹没一切的喜悦。

医生伸出手环住老板的后颈，把他拉近自己。

然后他回吻了老板。

【唔……】老板怔了一下，随即热烈地回应起来。

下唇被轻轻吮咬，医生条件反射地微微张口，老板的舌立刻侵入，掠夺着医生口中的空气。

口腔中肆虐的滑腻感让医生有些瑟缩，老板却强硬地纠缠住他的舌，交换彼此的气息。

老板右手捧着医生的下巴，加深着这个吻，左手已经解开了医生衬衫的扣子。

微凉的指尖抚上因刚才的动作而发热的肌肤，医生一个激灵，忽然抓住了老板游移的左手，阻止了下一步动作。

老板停了下来，也终于离开了医生的唇瓣，舌尖在空气中拉出一条靡糜的银丝。

医生大口地呼吸着，脸颊因缺氧而浮现出晕红的色彩。

【怎么？】老板玩味地勾起唇角，伸出修长的食指，点在医生被蹂躏得泛起鲜嫩粉色微肿的唇上，【主动的可是你……】

言下之意——是你挑起的，必须负责到底呢。

医生闻言，“唰”的低下了头，借助昏暗的光线和阴影，成功地令老板看不见自己已经变成番茄色的脸。

老板凑近医生通红的耳朵，害羞了么……

【不回答，就是默认了哦。】

老板含住医生的耳垂，吮吸。

【呜……】医生的身体猛地一颤，老板眯起凤眸，耳朵是医生的敏感带呢……

吻从耳垂移到了颈侧，再是锁骨，轻咬，吮吸，舔舐，留下一片樱色的痕迹。

指尖覆上胸前一点敏感的茱萸，老板冰凉的体温无疑是极大的刺激。

被触碰的奇异感觉令医生一阵战栗，【别…别在…这里……】低低的、颤抖的嗓音，不似平常。

【那么……我们去里面？】

意识到老板刚才说的话的含义，医生把头埋得更低了，耳朵已经有些发烫。

【嗯……】模糊的一个音节。

呵呵……老板唇角玩味的笑容越发肆意——真是诱人犯罪的表情，让人忍不住想吃掉呢……而且自己的确要这么做。

老板将医生揽入怀中，打横抱起，走向里间。

【遵命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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